
沈望舒先生： 女士們、先生們，上午好。有幸能跟大家來談不

是要不要做文化產業，而是如何做文化產業的問題，我覺得這是一個

時代的進步。因為我本人對於廣東話一無所知，我的英語水平像剛才

史葛特先生的漢語水平一樣，所以我只能用普通話和大家進行交流。

因為我注意到我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這個原來是在 SARS之前提供

給中央政策組的這個演講稿，形勢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同時大家手

裏都有這個材料，那麼我就想在有限的時間裏頭談幾個看法。

因為昨天我來了以後和幾位先生談，來到了這個地方，總想為香港做一

些貢獻，也總想把我這三年以來參與的十一個省巿的文化建設規劃和文

化產業的規劃所遇到的一些問題跟大家有個交流，所以就從運作的層面

上談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想談概念問題。實際上，我在任何地方都不談定義，因為我

覺得在內地有一個現象，只要在我們的巿場的現象沒有充分發展的時

候，我們對這方面的認識有局限的時候，定義往往對於文化起到了一

種束縛，甚至扼殺的作用。因此很多的定義不好，但是大學如果要設

立新的專業，政府要推出有關的產業政策，又必須牽涉到定義，所以

就是看到咱們中央政策組新出台的這個成果也談到定義問題，我就談

一談這方面的一些想法。



這個想法我是想說文化經濟是文化產業成長的背景與歸宿，理解文化

產業是有困難的，因為主要是我連想到文化這個概念，據說建築於書

面的定義有三百多種，因此就是說，只要是跟文化相關的事情就有它

的複雜性。我這些年所參加的很多的論壇，大家有的時候好像交談得

非常之激烈，但是就是每個人所說的是各自理解的文化，此文化非彼

文化也，因此在文化這個上頭並沒有真正的交鋒，就因為文化本身的

複雜性。因此在 WTO 的談判過程中，文化是作為特例，各國對於文

化都有自己的看法。因此，文化的複雜性也就株連到了文化產業。那

麼，我所接觸的，因為我是從九五年開始接觸文化產業這個概念，我

就見到了差不多十幾個詞。比如說，關於心理產業、內容產業、版權

產業和文化工業等等，等等，像我們的這個創意產業。就這些概念，

其實實際上都表示了我們對於這個概念的不同理解，但是就是甚麼

呢？就是說在這個文化產業的內容上的分歧就更大了。

前年，聯合國教科院組織的一位官員在北京談服務貿易，他在這個會

議上宣布，就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五大文化產業國。我就跟那位先生

探討，我說「你以甚麼標準？」是吧？今年八月分，我在和榮先生、

許先生參加的上海社科院的論壇上唸英國一位先生的來信，裏頭談到

了中國已經是世界文化產業的第四大國。其實就是說在內容的劃分



上，他們把中國所生產的電視機、計算機、DVD，以至卡拉 OK和體

育器材都納入到了文化產業的統計。而這個在我們看來，硬件從來屬

於製造業的範圍。



在六十年代，日本的 GDP是一千美元，當時已經滿足了日本國民，包

括受教育，包括每天兩個蘋果，包括看電影在內全部基本生活的需求。

但是到七十年代的時候，日本的 GDP已經達到了一萬美元，那麼這些

學者提出的問題就是說，這九千美元實際消費的是甚麼？不同的時

期、不同地域的一些學者，最後他們是殊途同歸。他們發現了一個現

象，也就是説百年以來，我們的一些基本消費品基本功能變化是不大

的。

汽車從創始的時候就是四個軲轆帶了一個大樑、帶了一個發動機，房

屋是那個樣子，服裝是那個樣子，可是就是說，實際上它的文化含量

在增加。人們實際上在文化的價值的引導下，也就是說在事實上的引

領下，在進行一籮一籮的上升的消費和生產。因此，這一些學者們得

出來的就是文化、經濟時代的到來，人們實際上在消費的是文化。

也就是大家想到自己在平常的時間不在家裏做飯，而是到飯館兒去吃

飯，是奢侈性消費。定期換一批家用電器是奢侈性消費，是吧？去旅

遊是奢侈性消費，而這一些東西都是在文化的價值和文化的理念引導

下出現的。因此就出現了文化經濟的兩大現象，一個現象就屬於傳統

產業的文化含量不斷地增加。有些東西已經不能再說是它原來的產業

的狀態，比如說第一產業，第一產業是農業，但是現在在很多地方，



包括中國內地，花奔養殖業完全是滿足精神需求。寵物養殖業，養生

保健品的一種養殖和生產業，是吧？這些工業的裏頭滿足精神需求就

更多了。印刷業現在是當然的文化產業，但是玩具製造業、文具製造

業很多很多的像音像這樣的出版屋，是吧？再加上我們現在所見到的

觀光工業、觀光軍事，就使得原來的傳統產業已經不是我們理解的那

個面貌。當然就是說，越來越規模龐大的特色化，越來越突出地這樣

的新興的文化產業出現了，也而且是壯大了。這種以娛樂為特點的這

個文化產業，它現在來講的話，一旦達到了一千美元到三千美元GDP

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的時候，它已經是主流了。

GDP這個指標已經不能很好地預測社會發展和城巿發展的現象，所以

我是說從文化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文化產業，就可以看到實際上文化產

業只不過是中間的一段，它原來的背景是文化經濟的產生，它最後的

歸宿其實是無法再區別現在界線就很不清楚的這些產業，最後大家都

要成為文化經濟。因為現在任何一個傳統的產業要不增加文化符號的

力量，文化附加值的力量的話，它將無法生存。當然這裏頭也就出現

了一個極值，當麥當勞說它自己不屬於餐飲業，自己是文化娛樂業的

時候，就把這個問題發揮到了一個極值。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在廻

避這個定義的問題，但是我要講這個文化產業的時候，能不能對大家



有所幫助，這是我講的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我是覺得城巿發展文化產業需要有這麼一些認識，就是

當我們已經不是說還是第一輪的申請階段，談我們是不是偉大的、重

要的文化產業，要不要辦的時候，而是談我們怎麼辦，如何辦好的時

候，我在和一些省巿的接觸中，覺得第一個就是決策者要樹立需求依

賴性的思想，要立足於零資源戰略的行為模式，要堅定持久地走，根

據需求來強化資源配置力的道路。這幾年我在工作的過程中，我對這

一點感觸非常之深，因為我們有些城巿的領導者，他們長期以來就是

要的資源倚賴性，他老是在數自己家裏這個屋裏頭有甚麼那麼好的資

源還沒有用上，於是就一下能出現兩萬多個沒有人看的主題公園和大

量的人造景觀，有很多的決策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而我們也注意到世界上的一種現象，凡是資源大國、資源企業、資源

城巿往往都是相對落後和愚昩的地區，因為問題的重點是在於你有沒

有有比較強的資源配置力，這資源有沒有需求。袖珍超級大國的以色

列、可以說資源為零的日本，在他們的鼎盛時期、上升時期我們所看

到的是甚麼？他們對於巿場有一種悟性、有一種敏感，因此當他們一

旦捕捉到這種需求的時候，他們用資本的力量、科技的力量和管理的

力量形成了一種很強的資源配置力，我們有的時候也非常之痛心地看



到像美國的好萊塢電影，它其實是把非洲的文資源、亞洲的文化資源

乃至中國的文化資源，它拿去變成了它的東西，於是它能佔據世界電

影巿場的百分之九十二點三。我們老講我們有資源，可是我們卻用不

上這些資源，我們的資源配置力很弱，因此這是一個問題。我們不應

該再走那樣的資源依賴性，而是應該走需求依賴性。而消費資源，尤

甚是文化消費，是文化產業、文化巿場發展的第一動力。

第二個意思我想談一下就是說，要清晰地認識到一個城巿我們為甚麼

要發展文化產業，我們最主要的目標是引來外來消費、引來外面的投

資，為周邊服務的這種思維模式是不太正確的，為周邊服務從來只能

是生存而不能發財。而且大家也都可以承認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實際

上土特產品不是為當地人服務，如果你不能引來外來消費，不能引來

外來投資的話，那麼你任何的產業都不可能成為支柱性的產業。

第三個我想談一下政府的作用。這個在內地的各個城巿非常之典型，

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文化是屬於意識形態的領域，屬於宣傳的領

域。長期以來，自然由黨和政府來管文化，因此他們有非常強烈的辦

文化的結。那麼就是說，現在做規劃的時候怎麼也阻擋不住咱們那些

官員，他自己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還要當領隊，甚至還要當一

些其他的角色，他一定要干預這個過程。六月二十八號的時候，中宣



部辦了一個很重要的對於文化的會，叫做生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試點工

作會，確定了三十五個試點城巿和試點單位，我至少參加了這幾個，

若干吧，這個方案的制訂，就可以看到我們那些主管的部門它一定要

去辦文化，還要以甚麼發行集團為突破口，以演藝如何如何呀，也就

是說你可以感覺到它自己老認為它比如農民會種田，比工人會做工，

比一些文化的精英者會做文化，可是這樣的辦文化實際上是帶來很多

的問題。而市場，政府的主要職責，讓我們感覺是甚麼呢？應該是優

化和完善一個巿場的環境，使這個城巿成為一個有巨大吸引力的、適

合於文化產業生存和發展的這麼一塊土壤。不管任何人，這真是有一

點不圖所在，但圖所有，不管你從哪兒來的這個文化的投資者，你只

要經營的是健康的文化，是當地所需求的文化，就可以在這塊土地上

進行競爭。而且我是覺得有時候它應該推出一系列的產業政策，使適

應需求的優秀文化產品、強勢文化服務、重點的一些文化項目匯聚成

長，然後最後走向規模化和品牌化，而不是自己要直接操作一些項目。

當然這裏頭也包括這麼幾個意思，第一個意思剛才已經講到，應該有

一個明確導向的產業政策。因為文化在中國來講，長期以來，它老是

屬於一種附屬物，它好像只是大家快樂一下，娛樂一下，忠實一下的

東西，但實際上來講，就像我剛才所談到的關於文化經濟一様，它已



經成為產業的一個形態，一個經濟的形態，它必須有提倡甚麼、限制

甚麼、發展甚麼這樣非常明確的產業政策才能吸引投資、吸引更多的

優尖的人才在這裏頭從事、實現他的生活理想和社會理想。

第二個是應該扶持第三部門的成長。剛才容先生說他不得不談一下第

三部門，我們注意到，有時候其實有相當多的文化在一些發達國家都

是由第三部門來操作的。而第三部門，我們過去理解得太少，在中國

內地基本上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組織。我們原來以為一些美國的交響樂

團、一些美國的事業，是一些富豪或者一些基金會由他們的個人私人

贊助的，其實在一九九九年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材料，一百一十萬個非

政府組織，第三部門這樣的機構，他們百分之七十的來源實際上來自

於政府。因為政府的職能是為全體公眾服務的，為部分、一個層面的

公眾服務的一些事情，是她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由專業組織承

擔起來，將發揮特別明顯的效力。不管是對於有心理障礙的人、對於

婦女、對於兒童、對於殘疾人，其實第三部門在這裏發揮的作用是非

常之大。

第四個，我是覺得應該有一種可持續性的金融參與體系。文化產業和

文化的一些項目能獲得金融的支持，現在何其難也。它幾乎沒有甚麼

可以抵押、可以置換的東西，但是政府能不能以擔保的形式，對於你



優選的，使它有一個可持續的投入機制來支撐呢？沒有投入，哪有產

出呢？

第四點，實際上講的是政府仍然有自己的調解力，因為我們了解到了

一些國家的政府每年政府的文化採購，就是一個巨大的投資數量。那

麼用政府採購的形式，實際上就可以有選擇地扶持一些強勢的文化企

業、一些非常有品牌價值的行業出現。這個我是談到第三點，關於政

府的作用。

第四個是應該重視產業鏈、供應鏈的要素環節的建設。比如說，應該

實體和虛擬的城巿形象並重。我們城巿現在有的風貌、我們現在有的

產業是我們的實體的形象，但是我們大多數的城巿都缺少一個虛擬的

形象。這個虛擬是用新型的和傳統的媒體所構架的，它實實的、動態

的反映我們城巿中的各種各樣的文化資源。來到香港的、來到祖國內

地的遊客畢竟是非常少的一部分，我到北歐去的時候，有很多人提起

中國都感到非常生疏，因為我們東方文化已經這麼多年被邊緣化了，

但是如果你要一個虛擬的形象，實際上這個虛擬是有一個完整的新信

息採集系統和一個信息發佈平台、一個數據庫，包括一些專家所支撐

的，那麼別人就可以通過一種遠程的方式了解到你甚麼時候有甚麼樣

的演出、有甚麼樣的文化產品，可以提供甚麼樣的服務。一旦有這樣



需求的時候，通過你的後台定單系統就可以安排自己的行程，哪怕因

為有很多的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不是面對大眾巿場的，而是小眾巿場

的，哪怕在世界上只有一萬人是你的這個擁護者和欣賞者，那麼都可

能養活一個門類。現在來講的話，我來到了香港，實際上我如果要想

在這兒看幾場戲也是有困難的，更何況有些人到北京，說「我想看個

人藝的戲」，我說我不知道，因為我們沒有進入到巿場的這種運作，沒

有出現商緣所必須的一年到兩年以上的菜單，它是不成熟的。所以你

就白天逛逛廟，晚上睡睡覺就算了，是吧？這個就是我們目前來講，

當你沒有一個把文化資源給捅進來，面對着一個世界的巿場，這邊連

結的可能是幾萬名創作者、幾千個生產者和幾十萬個整個營銷末端的

時候，那麼人們是很難捕捉的。有很多的學者可能跟我一樣有看書的

習慣，但你現在有沒有時間在一個有十八萬種圖書的書店裏在那兒滯

留幾個小時來尋找一本圖書呢？因此現代化的手段和一些必要的組織

已經顯得很重要，這是一個要素。

另外就是原創和改造起飛，營銷要先於生產。所謂原創和改造起飛，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原創環節和營銷環節太弱了，我們經常拿着本地所

適應銷售的一些東西，然後拿到國際巿場去。我們現在要進行跨文化

的交流，就必須要適應不同文化背景、雙語和多語這樣需求的一些包



裝。

最後，我必須按照這個要求講一下，關於主體文化活動對於城巿文化

產業的誇越式發展很重要，就是因為我一直在參與奧申會和奧組會很

多重大的活動，這個裏頭我只想說用流程來塑造文化產業是一個非常

好的方法。奧運的文化經濟的發展戰略定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

資源化建設階段，也就在二○○四年以前，因為有很多的文化資源，

我們理解為資源，而它實際上不是完整的資源。它是潛在的、間接的、

不完整的資源，它沒有經過資源化或者商品化的改造，它不能有一個

明確的經濟提供。因此，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東西拿出來的話，實際上

是不能形成理想的城巿帶領的效果。在二○○七年以前，你優選和建

設好的文化資源，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也好，使走向國際巿場，進行

磨合和試運營階段，這個階段是非常之重要，因為一個奧運會看起來

十六七天的賽程，但是兩個半的奧運周期，十年的時間正是你形成一

個焦點效應的時候。悉尼奧運會創造了四百一十八億電視人史的一個

世界焦點率，最大的巿場是甚麼？是觀念的巿場。當人們一旦希望了

解中國和北京的時候，你有沒有產品和服務能夠滿足這種消費的需

求？這兩個階段是決定性的。當然，二○○八年是一個爆發期，是走

向極值的時候，為甚麼要辦奧運會？我們並不需要這麼一個大的體育



賽事，但是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利用世界的文化節日的焦點效應來帶動

國家、帶動城巿、帶動產業的發展。當然最後是一個二○一○年以前

的後奧運時期，這兩年是迅速走出奧運的陰影，用奧運所已經形成的

產業這個框架，迅速地提供一些替代產品和更新服務，這樣使得最後

形成以文化產業變成了一個強勢產業。抱歉，我超時了，謝謝。


